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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義 

東山高中國中部龍柏諭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人

不論在生命降臨之刻抑或迎來終章之時，都是一身毫無牽掛。那麼生命的意義

是什麼？難道生命是毫無意義的？肯定不是如此。那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我或許有答案。在一次偶然之下，我聽到了爺爺講述過去在馬

祖當兵九死一生的故事。還記得那是個皓月千里的夜晚，爺爺點了一支菸,向我

娓娓道來:「以前當兵不像現在那麼好過，畢竟那時還有在歷史上遺臭萬年的水

鬼部隊在猖狂……。自從有國軍同胞的腦袋被共軍摸走的消息出現，接下來的

幾夜，軍中沒有一個人是睡的安寧的。而就在那幾夜中，我從鬼門關前走了一

遭……。」 

    漠視了我臉上的驚懼之色，爺爺自顧自地繼續說道:「那是個月黑風高的夜

晚，平時萬里無雲的夜空，那天被染上了血紅般的霧霾，彷彿正述說著即將有

不祥的事情發生，而很不巧的是，那天正好輪到我站哨。那晚，對岸的水鬼偷

渡台灣海峽，從馬祖登陸並入侵了我所在的那個軍旅；這整件事的詳細內容我

後來從同梯的口中得知，因為事發時，身為哨兵的我正縮在牆角睡的極熟。當

時已經摸走夠多人頭的水鬼已經準備撤退，不巧瞄到了正在睡覺的我。就在刀

子正準備往我頭上劃的那一刻，一位我頗有印象的同伴出聲喝止了水鬼。會有

印象是因為他剛入伍就因雙親早逝而被排擠，在我的調解下情況才漸漸的改善。

原來水鬼入侵發出的聲響吵醒了包含他在內的幾位軍人並躲在陰影處四處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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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水鬼是否離開。然而就在我腦袋即將落地之時，他不但出聲喝止了水鬼，

還衝上去拼命，爭鬥發出的聲響吵醒了全軍旅的人，水鬼見情況不利就迅速撤

退了。就這樣，我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隔天早晨，我得知了那位為我犧牲的

同胞在準備行動前被阻止時說了:「我的命不值幾個錢，一身了無牽掛。但是他

跟我不一樣，尚有老母在家中等他回家的。如果用我這條命就能夠換他一命，

實在是太划算了。」聽完這席話的我震驚許久不能自己。他竟然為了一個認識

不過數月的陌生人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自那天起，我吳某的生命就不只是為了

自己而活，更是連同著他的份一起好好的活下去!」語畢，爺爺搥了搥自己的胸，

眼神也失去了焦距。 

    聽完故事的我臉上充斥著驚訝的神色，同時內心也因那位素不相識的陌生

男子的作為而澎拜不已。我認為那名男子的行動過於魯莽，畢竟回首歷史，以

寡敵眾之人大都未有成功之例，如稍有不慎不但原本的目的未達成自身也如羊

兒送入了虎口；但古人有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我斗膽猜測那

名男子是為了一報使他免受排擠之困擾的恩情才會以死相報。 

    爺爺的故事令人刻骨銘心，而我也從中體悟出一個道理:生命的本質是光。

即便形式、立場不同，但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拚盡生命所有的光然後死去；而

那些光芒，會被後人繼承，然後更強烈的在世上大肆綻放光華，人也因此緊密

相連。所以，死亡不代表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段史詩般故事的開端。生命的

意義不會隨著死亡而跟著消逝，其光彩會被後人繼承並再次綻放。 


